系列报道《百年南开》第二篇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“能”面壁 九死不悔

主持人：跨越百年历史，南开大学以“知中国，服务中国”为办学宗旨。为理想、为国家，一代又一代南开人可以面壁十年，燃烧自己而不悔。他们践行着“允能”之校训，“公能”之品格，为民族、为国家奉献出累累硕果。系列报道《百年南开，弦歌不辍》今天播出第二篇：《为“能”面壁 九死不悔》。

2019年教师节，恰逢古典诗词研究专家、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归国执教四十年。南开大学特地在学校大礼堂举办了一场纪念大会。知名主持人白岩松在现场，深深地向叶嘉莹鞠了一躬。
（录音：一路走来，最初叶先生就像一个火柴，一路点亮，然后众人追随；点到今天变成了一支火炬，她不仅光耀，而且照亮前方的路。叶老师，节日快乐！……掌声压混）
今年95岁的叶嘉莹回以谦逊的微笑，她身着一袭淡紫色长衣，灰白的短发经过精心的打理。无人能想见，这是一位大病初愈的老人。叶嘉莹说，自己接下来还要为古诗词的传承再做一件事。
（录音：我幸而，病而未死。所有中国的诗词歌赋，甚至于元曲杂剧，我都曾经朗诵过了。我下一件事要做的，就是把我当年的吟诵，我要请人整理出来，留给后面的，年轻的学生们。）
为了中华诗词这份事业，1979年，颠沛半生，致力于对外传播中华古典诗词的叶嘉莹开始回国义务讲学。这时，她已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，可谓功成名就。
（录音：听说国家恢复了高考，马上我就申请自费回国讲学。吟诵是我们中国重要的一个传统，只有中国才有的。我们的吟诵还是要流传下去。）
后来，叶嘉莹来到了南开大学。在西南村的家中，她把自己的工作桌放在家里一进门右手边，桌上堆满了当天要完成的工作。
（录音：有的稿子要看的，校对要看的，就是今天一天摆满了这一桌子。这一辈子也不会干别的事，只会教书哇。我这人所以她们就笑我是苦行僧加传道士。）
虽已近百岁高龄，叶嘉莹时常工作到深夜——她在与时间赛跑。她不求名利，甚至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赠给了南开大学。她竭尽所能，要把民族文化遗产传递给后来者。
（录音：我就还要为国家、为后代的人，留下一些个我们中国几乎失传的吟诵。也希望能够上对得起古代的诗人，后对得起来者的学习的学生。）
大学之魂，在于大师。百年南开史，从不缺如叶嘉莹般燃烧自己，只为更好服务中国的“先生”们。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《大公报》开始定期刊载“南开指数”，记录当时华北及天津、上海等主要城市的物价指数、外汇指数等关键经济学数据。这份指数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基石。它的编纂者就是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的何廉，和他创办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。
1926年，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归国，来到南开大学。那时的大学教育，老师照欧美教材讲课，学生背定义应付考试，毕业后甚至不懂中文报刊金融版面的文章。何廉打破了这种模式。他带着学生跑市场、跑码头，编撰出“南开指数”，不仅填补了天津这座工商业重镇的经济学空白，形成了世界影响，更重要的，一种“实地调研做学问”，用现代化的科学修身报国、服务社会的理念在南开传承下来，直到今天仍焕发着青春朝气。
南开大学经研所现任所长刘刚，200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。他的同学大多留在了北上广，但南开大学“知中国，服务中国”的理念吸引他来到了天津。
（录音：我觉得西方的企业理论对中国经济解释是乏力的。那个时候知道经研所是在做中国化的经济学研究，对我是有很大吸引力。）
刘刚到南开大学后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。他兼收并蓄，没有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，而是着重调查研究。
为了打破“闭门造车”的怪圈，刘刚近20年来带着学生走遍了中国各个省市，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、扶贫攻坚、数字经济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问题进行调研，形成了上百份报告。刘刚说，扎扎实实地做学问，换来的是国际上的话语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，也培养了人才。 
（录音：我曾经03年给一个日本学者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，我们当时发生争论。我当时我说，你错了，我说你不了解中国。就这个争议以后，老先生对我特别尊重。我有个学生叫李强志，现在在工信部的信通院工作。因为他刚毕业，就他写了一份报告就是“互联网+”方面的报告。李克强总理是当场批示，批示完他就被紧急就抽调到国家发改委就是起草这个文件。）
面壁十年图破壁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为了能服务国家，服务民族，为了能做到最“能”，南开人往往肯下笨功夫。
南开大学西南村里，记者见到了农药科学领域泰斗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南开大学教授李正名，尽管年近9旬，他满脑子想的仍然是如何让自己开发的除草剂更好地服务更多人——这是他一生的追求。
1953年，李正名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归国留学生，在乡下考察中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村的贫穷后，决心要创制适合中国国情、属于中国自己的农药。为了实现我国农药生产“零”的突破，李正名带领团队将突破点瞄准了“除草剂”。他们跳出国外几百项专利保护范围，自主设计合成一批新的结构分子，并从上千个结构中筛选出最有效的两种成分，前前后后摸索了十几年。李正名介绍说：
（录音：就是我们在天津郊区，我们自己带了药下去做。这个用了以后呢，所有杂草都死了，就这个狗尾草不死。当时呢我自己呢，啊，有个逆向思维。同另外一个教授，他是搞生物的，我说能不能找到一个作物啊，同狗尾草同一族的？他说，有啊！谷子小米就是狗尾族。这样话我们才想到用到谷子上面去。)
就这样，这种“超高效除草剂”开始在全国各地的谷子地中示范推广。每亩地只需使用1到2克，就能达到平均97.6%的防治效果。毒性仅为普通牙膏的五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。可李正名还没有停下脚步。南开大学化学院2014级博士刘敬波说：
(录音：先生就是经常提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。下着毛毛细雨，先生还骑着自行车来实验室跟我讨论问题。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，还不如老先生这么刻苦。这件事儿对我激励非常大。)
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。百年南开大学，恰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步调合拍。为了民族复兴，一批批南开人始终以“公能精神”为鞭策，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低调的“脊梁”。面壁十年、二十年，只为向着“最能”的目标做出踏实的贡献。
 
主持人：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报道《百年南开，弦歌不辍》的第二篇：《为“能”面壁，九死不悔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巍巍南开，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的故事。

